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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西夏文《大般涅槃经》写本残叶考 
 

邹仁迪 
 

    摘要：英藏 or.12380-3600（k.k.Ⅱ.0238.g.iii）残叶为西夏文写本。通过释读，可以判定为西
夏文手抄《大般涅槃经》的一部分。该残叶上下皆残，有褶皱痕迹。《大般涅槃经》作为四大部

类涅槃部的经典，出土数量很多，中国藏、俄藏、英藏皆有收录。通过与汉文本的查对比较，可

以发现其中一些差异。 

关键词：英藏写本  黑水城出土文献  西夏文  槃大般涅 经 

 
    1914 年斯坦因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掘走大批文书，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总量
大约为 4000余件。这里介绍的是其中编号为 or.12380-3600(k.k.Ⅱ.0238.g.iii)的残叶，《英藏黑水城文
献》第四册中题“佛经”二字，未有准确定名。依图版略微知道，该文书保存不全，左、下、右三方

皆有残缺，中间另有部分褶痕。存文共 13行，每行字数不等，个别脱漏，共计 105字。《英藏黑水城
文献》第五册有如下简单叙录： 
    高 125厘米，宽 245厘米，1纸，写本，纸质薄，纸色深，乌丝栏。

①
 

    经对残件初步释读，可以判定此为西夏文《大般涅槃经》的某个手抄的片段。下面将释读过程示
之如下，释读顺序为西夏文录文、汉文对译。录文按图版顺序进行，并加以句读，原文每行处用“\”
分割，对于部分不清晰的字用□代替。 
 

    西夏文录文： 

藚舅遍缄萂谍硧谤   

嘻缾键谍泊丑堡蕰俭 

蘹弛菞硾缄墅缾键砄蕽 
埠祡癌膼墒汕魏 

乓键圣蘋格窟撮膎 

籃吞盯矺漓蒜竀紴 
礠履谴袭礠蛜逗栏 
□□萯□ 
藬粮吞壳碭哗庆愤 

揉姑毋緽繕矂綕疥落磀 
紴瞭镀緳筟肅墅庭饲薿 

稯籄较腞递綀祇緽融构 

                                                        
① 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05年版，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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瞪竛谍 

    汉字对译： 

    燃百千日光之助春[\以众花之盛令如菜果[\]合等大海日明众花须弥[\]□微末供具亦[\香花伎

乐幡盖。供养\]所不足云何也如来\诸恶趣中诸苦恼受\]□□你□[\]起东方无量无数阿僧[\界彼于佛

土一有名号意[\]来、因供、正等觉、明行圆满[\]御最上者天人师佛诸世尊[\]弟子之[ 

 

    经比对我们不难发现，此残件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2册中称作北传本的《大般涅槃经》昙
无谶译本寿命品第一的一段文字①大致相似。北传本该段文字记载如下： 
 

    然一小灯助百千日。春夏之月众花茂盛。有持一花益于众花。以亭历子益须弥山。岂当有益

大海日明众花须弥。世尊。我今所奉微末供具亦复如是。若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香花伎乐幡盖。

供养如来尚不足言。何以故。如来为诸众生常于地狱饿鬼畜生诸恶趣中受诸苦恼。是故世尊。应

见哀愍受我等供。尔时东方去此 祇无量无数阿僧 恒河沙数微尘等世界。彼有佛土名意乐美音。佛

号虚空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彼佛即告第一大

弟子言。 

 
    北传本划线处在原西夏文录文中均有重复，因此推测该段文字可能为大般涅槃经。但是不可否认，
二者在关于如来他称的翻译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汉文本中“正遍知”一处，西夏文本译作

“緳筟肅”，对译为“正等觉”，梵语作 Samyaksam’bodhi，音“三藐三菩提”。此名本为佛之异称，
旧译称正遍知，正遍知道，正真道等。新译称正等觉，正等正觉。这里西夏人采用的是新译法，与汉

文本旧译有所出入。另有汉文本“无上士”一词，西夏文本写为“籄较腞”，译为“最上者”，梵文

为 Anuttara，是为佛十号之一，互有不同。更有甚者，西夏人针对汉文本“明行足”一词的不同翻译，
体现了观点上的差异。在 11行，西夏文译“明行足”为“墅庭饲薿”，意为“明行圆满”。丁福保《佛

学大辞典》言：“依涅槃经之说，明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行足者，脚足之义，指戒定慧言。

佛依戒定慧之脚足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明行足。又依智度论之说，明者宿命，天眼，漏尽

之三明也，行者身口意之三业也，足者满足之义。三明者，满足身口意之三业，故名明行足。”而在

这里，西夏人用“圆满”(饲薿 )二字，对译“足”，可见选用的是智度论中的说法。众所周知，南传

北传本《大般涅槃经》，应该是遵循涅槃经思想的，何掺杂了智度论的学说？所以从这个小点，笔者

推测，这页残件的抄写者所依的底本，可能不是南传北传一种，而是可能已经亡佚的另一种掺有龙树

菩萨撰写、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论》思想的底本。 

由于该经为四大部类之涅槃部代表经典，故于出土文献中发现较多。笔者查询，主要有以下收录： 

   （1）《西夏佛典目录》收录有№110~№117多个编号。② 
   （2）日本西田龙雄目录中也曾记录，在北京图书馆，藏有 BM No.3302（写本卷二十一光明遍照
高贵德王菩萨品），3944（写本卷二十四迦叶菩萨品）两个编号。③ 
   （3）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则仅已收录下面三个编号④： 
    1，0402（k.k.Ⅱ.0285.a.iv），100×40，1纸，写本，签条。（史先生后在《西夏学》第五册予以纠
错，实际上为大般若经题签⑤） 
    2，0515（k.k.Ⅱ.0229.j），大般涅槃经第二十五卷，150×230，1纸，写本，纸质厚。 
    3，3302（k.k.Ⅱ.0254.c），大般涅槃经第二十一卷，252×115，多经经褶装，写本，颜色深，墨
                                                        

①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2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1983年版，第 370页。 
②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cтр. 356~378. 
③ 西田龙雄著《西夏文华严经Ⅲ》，京都大学文学部 1977，第 21页。 
④ 下列文献版本主要来源于《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前篇叙录，其中每篇文献定名是否有误还有待于考证。 
⑤ 史金波《<英藏黑水城文献>定名刍议及补正》，《西夏学》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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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线，有污渍，背面有字，乌丝栏，多层封皮叠压文字。 
    加上笔者考证的 or.12380—3600（k.k.Ⅱ.0238.g.iii）和不论从撕痕还是字体上，都可以判定与此
残件为同一种文书的 or.12380—3601（k.k.Ⅱ.0238.g.iii）文书，共有 5件。后四件从笔迹来看，为三
人所抄写。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 

 
 
 
 
 
 
 
 
 
 
 
 
 
 
 
 
 
 
 
 
 
 
 
 
 
 
 
 
 
 
 
 
 
 
 
 
 




